
的。

语言的差异在生活中非常明显，在我国，大部分人会掌握两种语

言，普通话和家乡话，在书中的概念就是文学语言和方言。文学语言

是一种官方传达工具，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用这一种语言

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它会逐渐掺杂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我

们在日常交流中会发现，来自某一地方的人会使用一些独特的词汇，

带有地方口音，使原有文学语言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保留原来的特性。

同样的，文学语言也会影响方言，本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存于一个

语系当中，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土话越来越不“标准”了，年轻人和

老年人的在一些文字的发音上产生分歧，年轻人接受和传播创新。产

生这一差异的原因是时间，而不是地点的变化。这一观点有效分析了

语言差异的原因撇开一切有碍于认识自然的地理差异的事实，从语言

本身来研究。

我们一般对于方言的理解是完全确定了的语言类型，但实际上只

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人为划分的界限是不符合语

言实际的。在一些地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里说客家话，这

里说粤语。”但是一旦进入中间地带，这种区别就模糊了。语言的分

界线，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在过渡中淹没了，由一种语言突然过渡

到另一种语言是常见的。我们会提出疑问，这是为什么呢？最可能的

因素是居民的迁移。各族人民不免来来往往地移动，经过几个世纪的

累积，这些迁移把一切都混杂了，地点之间语言过渡的痕迹消失了。

当双方的语言是冲突对立而不是相互溶合，因为中间的方言已经消失



了。在这个观点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迁移。迁移涉及到语言差

异中另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传播。

在第四章中，语言的扩张和发展有两种力量，乡土根性和交际。

乡土根性会使一个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已有的传统，也就是“母语”

的作用。一个人从出生就处在的语言环境，形成习惯，因而跟“外地

人”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而交际会使他们沟通，和乡土根性完全相

反的一种力量，使得语言继续扩张。积极的交际促使语言接受和传播

创新，促进两种语言的统一。消极的交际则防止语言分裂。我们有时

发现两种方言虽然相距很远，但是有共同的语言特征，比如湖南话中

吃的读音是“qia”，贵州话里也是这个读音。因为起初在某地出现的

变化在传播中没有遇到障碍，逐渐扩张到远离出发点的地区。在一个

比较广大的地区，乡土根性和交际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只是

效能的强度不一样。交际如果有利于传播，会使语言扩张所达到的区

域越远。而乡土根性的效能则是把这一语言保持在已有的界限内，抗

拒外来的交流。在解释某一语言特征创新的时候，书中使用了图式，

明确创新产生的地点和蔓延的区域是不一样的，便于理解。事实上，

由于语言传播的区域面积大小各不相同，所以两种相邻的语言很可能

有某种共同的特点。

语言活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同时跨越各个学科领域，如生理

与心理领域等。正如这本书最后所言：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

就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通过对第四编的阅读和理解，我

初步理解了语言产生差异的原因，从大量的举例中明确研究语言学的



基本方法，提出的观点严谨简练。综上所述，《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四编对语言学初学者而言，容易读懂，可以联系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加

以理解，时间在亲属语言的统一性起的作用而不是其他因素，抓住主

要，体现观点的创新性和严谨性。



浅析索绪尔关于地理差异造成语言变化的系列观点

——《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班刘思媛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作为索绪尔的代表性著

作，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索绪尔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值得我们反复阅

读揣摩。我选取了其中有关地理语言学的部分，浅谈本人拙见。

《教程》将地理语言学分为四个部分，包括语言的差异、地理差

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以及语言波浪的传播。我将针对这四部

分，进行简单分析。

第一章，系统的概述了关于语言的差异。在阅读这一部分时，我

认为作者是将语言差异分为两类，即不同语系之间的差异以及语系内

部的差异；而有关不同语系的差异则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语言间的

亲属关系的差异，二则是语言间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即

绝对的差异。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相较于

相似之处，人们往往更加注意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与分歧，即进行简单

的比较。如果说时间上的分歧往往不甚引人注目，空间上的分歧却可

以一目了然。这很容易理解，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将其他地区的语

言与本地区的语言进行比较,而对于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以及差异人

们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经过对比发现不同后，人们会自然地寻找语言

之间的类似之处，进行科学观察后则可以判定，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



有共同的来源，即为同一语系。另一种绝对差异，则是没有可以认识

和证明的亲属关系，比如汉语和印欧语系，这种关系的语言之间的比

较是可能而有用的，对其作任何比较，主要目的是发现某些声音和心

理上的经常资料。而对于语系内部的差异，索绪尔认为：“只在很轻

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而在我看来，区分“方言”的

标准并非只此一条，更不应简单的将区分方法归为分歧程度的大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汉语中的许多方言，如粤方言、客家方言等，它

们同汉语的差异，会比其他国家的语言同汉语之间的差异更大。所以

个人认为，此处对方言的界定不够完整。除此之外，索绪尔认为：“方

言和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性质的差异。”对于这个观点，

我有与其不同的理解，虽非全部，但大部分方言有其完备而独立的语

言系统，而对于“方言”和“语言”之间量的差异，个人认为是无法

界定的，所以，依我拙见，此处说法也相对不够完善。

第二章则主要针对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进行了阐述。在最理想的情

况下，有多少个地区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其他的如时间、空间等影

响因素则被索绪尔归为导致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次要事实。他

提到一种情况，即一种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土著居民的语言之

上，这里，他以南非洲和墨西哥等为例，阐述了在殖民影响下语言的

混杂，而这种语言入侵并非是在近代出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殖

民后才出现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后

索绪尔以爱尔兰、芬兰等地区为例，论证了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个地

方并存而不相混的观点。当然除殖民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平



渗透、游牧民族的传播等。除了这种被动的变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即一个地区同其他地区发生交往，而产生语言的交流，继而产生语言

的相互交杂，这便是一种主动的变化。所以私以为，对于不同地区语

言的研究，应根据不同语言的具体情况去对其变化进行判断，是主动

或是被动的变化。

除此之外，索绪尔还提到文学语言对自然语言统一性的破坏。所

谓“文学语言”，根据索绪尔所述，即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

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私以为这所说的便

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或是说“官方语言”。这种语言的出现，代

表着一个民族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当然，当这种所谓正式语言和

地区方言混杂时，便可以充分体现出语言差异的复杂性。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地理差异的原因。这一章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时间岁地理差异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索绪尔最先

做了一个假设：“假设有一种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点—

—比方一个小岛，后来被殖民者带到另一个同样界限分明的地点——

必方另一个小岛，试问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原地区

的语言和后来语言都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

到，第一故乡（G）和第二故乡(G’)的语言之间会在词汇、语法和发

音等方面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别。索绪尔认为，这种差别的产生是时间

造成的。正如他所述：“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空

间那么具体。但实践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

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



这里提到的时间差异，私以为应是语言内部发生的变化。所以在

我看来，这里索绪尔直接将地理差异归在时间差异中是有些局限的。

仅考虑到内部原因造成的语言发展和变化。而忽略了外部原因如社会

政策的变化、社会流行风向的影响等。故我认为，在此处内容的论述

上，索绪尔的观点是不完善的。

第二部分则主要叙述了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在这一部分，

索绪尔同样首先进行了一个假设：“设想有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在

这个国家里人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而且它的居民是固定的。情况会是

怎样？”根据索绪尔所述，经过一段时间后，语言一定会发生一定变

化，且这种演变不会在整个地区一模一样，而是随地区而不同。这种

现象具有两种特征，一是演化采取连续、明确的创新形式，构成许多

局部的事实，可以按照它们的性质一一加以列举、描写和分类；二是

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而某一创新

或遍及整个地区，不造成方言之间的差别；或是只影响到一部分地区。

这种现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索绪尔认为，某一段时间，一种语言

流行与整个地区，经过时间的推移及长时间岁月的洗礼，生活在此地

区两端的居民也许无法听懂彼此的语言，而反过来，任何地点的居民

却仍然可以了解相邻地区的方言或土话。这也说明了时间对相连接的

地区之间造成的语言差异之大。

第三、四部分则分别从方言、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两个角度出发

进行阐述。就方言来说，索绪尔认为，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没有自

然的方言，也就是说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当然，语言的规



模就更大了。因此，确定方言或语言的界线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尤

其是处于中间地带的语言，一部分区别是十分模糊的。在此，索绪尔

提到了两种选择，一是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二是只用

一个特点确定方言。这样比较下来，明显前者得出的结果相对后者而

言更符合方言实际。而后，关于语言界限的阐述，索绪尔提到了语言

的过渡，认为语言或说方言的界限在过渡中被淹没了，两种语言的界

限只能依照惯例划定。然而这种察觉不到的过渡并非一直存在，突然

的过渡也是常见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便是居民

的迁移，还有共同语向土语扩展等。综上，在对这一部分的阅读中，

我对语言研究的困难不易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深刻理解了语言、方言

界限判定以及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地理语言学部分的第四章，主要说明了语言波浪的传播。在这一

部分，索绪尔提到了两个概念，即“交际”与“乡土根性”。他认为

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仿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

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

的“交际”的力量。他将二者完全割裂开并将其对立，认为“乡土根

性”使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自己的传统，使人深居简出，而“交

际”则正相反，会使人不能不互相沟通。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靠交际。对“交际”所起的作

用持辩证的看法。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每当创新在某一地区出现时，“交

际”会立即加以扑灭。其积极的一面则在于“交际”可以接受和传播

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



而对于“乡土根性”，索绪尔则认为其影响仅存在于消极层面。

正向来看，的确如此，“乡土根性”导致人们对乡土语言的忠实，确

实无法使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但如果从反向看，个人

认为并非如此，比如华人华侨在其他国家聚集的“唐人街”，使汉语

在这一地区形成聚集地，进而在其他国家得以传播。私以为，这也可

以算作“乡土根性”带来的对语言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所以，在我

看来，根据实践来说，语言的传播并非一方的作用，而是在“交际”

与“乡土根性” 的共同作用下达到的。

通过对《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这一部分的阅读，我对地理原

因造成的语言差异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在阅读与分析中，进一步走近

索绪尔这位伟大语言学家丰富研究的冰山一角，通过了解这门语言学

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也对方言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等相关内容有所学

习。同时，我也认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极具复杂性，也就更需要我

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语言的价值的简单梳理

2020 级汉基 2 班刘晓琳

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为《教程》）中，对“共时语

言学”这一概念的研究对象作出以下描述：“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

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在索绪尔提出的共时语言学中，“价

值”是一个基础的概念。本文将大致梳理《教程》“语言的价值”一章，并对此提出笔者粗

浅的理解。

描述价值时，索绪尔概括其为“包含着单位、具体实体和现实性的概念”，此前他以下

棋的卒子为例，“只有卒子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

要素”，并且这枚卒子并不是不可替代，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同样可以在认知上让它

成为“同一个东西”。可见，“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保持互

相平衡的，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从观念和声音这两个在语言的运行中起作用的要素入手，了解语言只能是一个纯粹

价值的系统。在语言形成之初，思想是模糊不清的，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而声音本身

也具有可塑性，因而观念同声音的组合具有不确定性、任意性。二者结合时产生了一种确定

的物质，将物质世界中的实有的物质同人的精神世界结合起来，让人能够能动地使用语言表

述事物和行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

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是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但这种结合

仅仅是在形式上的，实质上的观念和声音的联系依旧是任意的。若仅凭这种任意的联系随意

地、不加节制地制造语言，并且由此产生的语言并不进入任何社会集体中，那么这种语言大

多是没有价值的。“价值只因习惯和普遍同意而存在，所以要确立价值就一定要有集体，个

人是不能确定任何价值的。”因为价值具有这些特点，在形成语言时就必须要按照集体能够

接纳的逻辑、观点，将所指与能指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应用到日常生

活中来。

既然我们要讨论语言的价值，必然要了解它的组成成分所指与能指与价值的关系。从能

指（概念）方面看，语言的价值体现为它表现观念的特性。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价值难免会与

人们所称的意义混同。价值不全然等于意义，实际上，“价值”的含义更为复杂，它既包括

“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又包括“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

的类似的物”，前者让我们能够看到语言的意义，后者进行类比，借助在它之外的东西来真

正确定它的内容。之所以会将价值同意义混淆，是因为作为一个系统的语言，它的各项要素

都有连带关系，像不能同时切开纸的正面和反面一样。在同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

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同时它们在接触中丰富自身，可以说，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

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比如说“人”这一概念，我们在认识这一概念时有意地将人同动

物区别开来，用能否制造、使用、保存工具、是否具有社会性来把人和类人动物区别开来。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了其他概念（动物、类人动物）一步一步了解“人”，在实现区分概

念的同时也总结出“人”这一具有丰富的词义的词语。

有不同的语言，极大可能产生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或许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与人们的习

惯与普遍同意有关系。系统发出的价值不必相同，重要的是系统内部的要素必须是相互区别

的。“我们说价值与概念相当，言外之意是指后者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它们不是积极地


	浅析索绪尔关于地理差异造成语言变化的系列观点
	语言的价值的简单梳理

